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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德旺先生訪問紀錄 

 

 

受訪時間：2014 年 8 月 29 日， 

          14：00-16：00 

受訪地點：新北市淡水劉宅 

訪談人：李福鐘 

紀錄：謝季剛 

 

 

 

 

 

受難人資料 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 職業/經歷 刑 期 與受訪者關係 

簡德旺 

臺灣省工委桃園學生支部林

秋祥等人案 

24 

建興洋傘工廠鐵

匠 

有期徒刑 12 年 

褫奪公權 10 年 

當事人 

案情概況 簡德旺先生，11928 年生，桃園市人，出獄後改名為

劉德旺。
2
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記載，簡德旺

於 1949 年夏經同案呂阿立介紹，參加匪黨外圍之工

友會，並曾教育同業二人。 

 

 

少年記憶 

 

我於昭和 3 年（1928 年）1 月 15 日出生在桃園市。家裡位於桃園市舊鬧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目前蒐集到劉德旺先生的相關資料，包括臺灣省保安司令部（40）安潔字第 2922號判決書、

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新生訓導處感訓考核結果報告表（1962年 9月 5日）、國防部臺灣軍人監

獄開釋證明書（1962年 10月 23日）。劉德旺先生過去曾接受過若干歷史研究者的口述訪談，

但未出版。 
2 關於簡德旺先生出獄後更名為劉德旺的原因，參酌訪談內容中劉太太劉錦秀女士之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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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美街。
3
 

    【劉太太劉錦秀女士】聽我婆婆提過，我先生本姓簡，為什麼後來會姓劉？

因為當時還是舊時代，婆婆是個乖巧聽話的傳統女性，阿公捨不得婆婆出嫁，便

想用入贅的方式，招來出身南部的我的公公。但是我公公的家族不同意這門入贅

的婚事，就這麼分開了。我先生出生後，只好從母姓姓簡。我先生長大後，都跟

阿嬤一起住。後來婆婆再婚，我先生從綠島出獄後改姓劉，這是他繼父的姓。 

我阿公原本住在大溪，後來為了謀生搬到桃園市區內。我從小跟阿嬤、媽媽

和另一位阿姨同住，桃園第一公學校4讀完後我又讀了兩年制的高等科，相當於初

中學歷。期間我也想再參加考試繼續升學，無奈母親生病需要開刀花了不少錢，

本來一心想參加臺北工業學校的入學考，但因為沉重的醫療負擔讓家裡難以負荷，

阿嬤說媽媽生病已經花了一大筆錢，如果通過考試繼續唸書的話，家中勢必無法

支付學費，遂打消了繼續唸書的想法。 

俗話說：「百萬家財，不如學藝在身」，身為一個男孩子，我體悟到身上肩負

著養家的重責大任，如果能學到專業的技能，才能確保家中經濟來源。 

高等科畢業後，放棄升學，阿嬤叫我去鐵工廠做學徒，期望能得到一技之長，

未來的人生境遇不管如何，總是有個謀生的本領。當時的鐵工廠都是家庭式經營，

不像今日大型國營企業體系。現在的工人可以組織工會和資本家制衡，甚至發動

罷工，在以前那個年代，根本沒有這樣的組織。臺灣人的思想單純就是為生活努

力打拼，加上日本五十年來的統治和教育，多多少少在想法上受到日本人的影響。 

媽媽在我小時候因為家庭因素，要去幫人家煮飯，那時我住在桃園，她都到

日本人宿舍煮飯，賺取微薄的薪水來維持家計。 

從桃園往大園的方向，有個地方叫做水斗仔，附近有個日軍的軍用機場，我

17 歲的時候美國人經常來轟炸，於是日軍將很多戰鬥機藏到民宅附近的竹林裡

隱蔽。為了躲避美軍空襲，我跟阿嬤「疏開」5至小阿姨家，她家就在水斗仔，我

的小阿姨那時已出嫁，並有兩個要上小學的小孩，偶而還會回桃園長美街的老家。

「疏開」最主要是帶我阿嬤過去，我就跟我阿嬤住一起。 

二二八發生時我已經 20 歲了，那時我在桃園的「李兄弟」鐵工廠上班，那

是間家族經營的工廠，離桃園市區還有大約五公里距離。我住的地方跟工廠的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長美街街名現時已不存在，舊址在今桃園市中山路與中正路交會處景福宮西側長美里南側。 
4 今桃園縣武陵國小。 
5 「疏開」係日文，指戰時為避免空襲造成傷亡，將城市居民往鄉間疏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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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大約步行半個鐘頭可以到，那時我都騎腳踏車去上班，晚上下班後再騎回家。 

    【劉錦秀女士】二二八那時我在臺中，那時我印象很深，我比我先生小七歲，

二二八那時是收聽到收音機廣播，怎麼都是講日本話？原來是臺北出了事情，才

一天而已，很多少年仔跑去占領廣播電臺。那些外省仔紛紛逃命，逃到走投無路

時，我爸爸也曾收留好幾個外省人，想說他們沒地方躲好可憐。我爸爸在日本時

代曾經在上海經商六年，大概快光復前才回臺，所以他會說北京話，算是個半山。

光復後來臺灣的外省人其實很匪類，我爸當時也差點被外省人打死，有次他在返

家途中因為喝醉酒，走路歪歪斜斜，經過警察宿舍時被一些死警察、土匪警察盤

問，因為酒醉可能講話不清楚被認為是小偷，整個宿舍的警察都出來毆打他，還

用槍托重擊，身上的瘀血就跟抹布一樣黑，還不放他回家，把他帶到派出所關起

來，整整一個禮拜都沒回家。母親很著急，怎麼父親出門失蹤了一個星期沒回家，

父親在警局拜託人偷寫了一張字條帶回家，媽媽才透過關係拜託找人關說，才把

他保出來。那時候我差不多才十歲吧，我媽媽就說女兒絕對不可嫁給外省人。 

 

被捕 

 

被抓的時候我已不在鐵工廠上班。離開鐵工廠後，我在朋友的介紹下轉往大

秦紡織廠6上班，因為我們做鐵工的人，多少都會有修理機器設備的技能，譬如說

紡織機器故障的話，我有能力修復。我算是廠內的修復工，如果零件壞掉，我必

須做出符合機器規格的零件，技術好壞可以決定你的薪水。不過這間紡織廠的薪

水不夠好，紡織工業又很競爭，所以裡面的工人又建議我一起到竹北的建興雨傘

工廠幫忙建廠。我被抓的時候就是在雨傘工廠工作，那時我可能是 23 歲，我在

23 歲那年年底被抓。 

我是在桃園市長美街 15 鄰 7 號的家裡被抓，那時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一陣

子。說實在話，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年輕人，對國民政府都不了解，我們仍然保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大秦紡織廠，1942年設於中國陝西長安，稱大秦毛紡織廠，董事長石鳳翔，戰後因設備陳

舊，新機難購，被迫停歇。因國共內戰，乃將紡織機及陝棉遷運臺灣，1948年建廠於桃園豐林

里，並改名為大秦紡織廠，同年 6月正式開工生產，設紡紗、織布與染整部門，產品有日月潭

牌棉紗及金日月潭細布及 666幸福毛巾。因美援原料供應充裕，在代紡代織的政策下，代中信

局織細布，代經濟合作總署紡棉紗。因石鳳翔二女兒石靜宜嫁給蔣緯國，與總統蔣介石有姻親

關係，故軍方經常採購其紗布，並接受聯勤委託代織各種軍用布疋。黃仁傑，〈大秦紡織廠海

外獲佳評〉，《中國一周》，第 499期（1959年 11月 16日），頁 2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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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精神，想不通怎麼會發生二二八事件這種事情。臺灣人是那麼的善良，外

省人有槍，我們只有赤手空拳，怎麼跟他們對抗？國民政府就是看年輕人不順眼，

專門想抓年輕人，而且是透過特務份子來抓人。為了防止國民政府迫害，為了生

活保障，並且向資本家爭取權利，需要成立工會來保障自己的利益。 

我在李兄弟鐵工廠時認識了一位大我幾歲的呂阿立，那時他約 26 歲，未婚

單身，人很風趣，也很幫助同僚。我雖然無兄無弟，但也需要朋友，所以會去找

他玩，晚上鐵工廠的事情忙完後會去他家拜訪他。後來呂阿立被依「懲治叛亂條

例」第二條第一項起訴，唯一死刑，呂阿立被槍決。我這個案子總共槍決了七個

人。我到大秦紡織廠上班後，晚上仍偶爾會去找呂阿立玩，也沒甚麼娛樂，大家

覺得朋友一起聊天也是非常有樂趣，他也會跟我分享一些時事。他說我們身為鐵

工廠的員工，就應該組成一個工會，這個工會是要爭取我們的權利和加薪的機會，

不然年輕人要怎麼和政府的國營企業對抗？如何爭取罷工和勞工的權利？我那

時對這些都不懂，腦筋很單純。呂阿立善意的提出這個構想，我們就著手成立工

會，稱作「工友會」，然後我們成為裡面的幹部，像是理、監事等等。誰知道後

來會被指控是跟中共有關的組織，我們根本就沒那個意思。 

1950 年 11 月 28 日晚上 11 點多，我在桃園鎮長美街的家裡已入睡，突然保

安司令部的情治特務人員闖入，旋即把我押上吉普車。我看到車內已有數名人犯，

應該都是我的同案。我們被送往桃園鎮上大廟7旁的派出所暫時羈押，派出所押房

內當時已監禁多人。翌日早晨再把我們轉送臺北保密局位於新店的看守所，經過

數月後，轉送臺北市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。案子 1951 年 7 月在軍

法處判決。 

我跟同案被起訴的學生們完全不認識，呂阿立有沒有涉入組織我並不瞭解，

我們單純只是朋友的情誼。我這個案子是有人去自首才牽連出來，呂阿立就我所

知，並不會跟學生組織有接觸，因為我們是街頭的工人，跟學生沒有關聯，我們

是被辦案人員羅織罪名硬兜在一起的。我想那時候因為有很鉅額的破案獎金，所

以辦案的情治特務無論如何都要想盡辦法，只要牽上一點關係就抓人。 

    【劉錦秀女士】我表哥也是在二二八的時候被槍斃。 

另外，許阿棋是我在大秦紡織廠時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也把工會的事情告訴

他，後來判決書才會說我影響許阿棋並吸收他加入組織。許阿棋跟呂阿立互相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「大廟」即今日桃園市景福宮。 



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口述歷史訪談計畫訪談成果 

5 

 

識，但主要是跟我比較熟，也就是說，工會裡的小組長是呂阿立，我則是他小組

裡的一份子，呂阿立就是因為這個關係被槍斃。許阿棋又是被我牽入。奇怪許阿

棋並沒有被抓，情治人員指控說三人一小組，我們明明就是很單純想要組成工會，

可是他們硬要講說是中共的組織，什麼是共產黨我也不知道。林挺行跟呂阿立住

隔壁，呂阿立會被槍斃就是跟林挺行有關，林挺行是運送店裡面的僱員，我並不

認識他。站在過去同事的立場，我必須說呂阿立人很好，跟我就像是兄弟一樣，

但我真的不知道他跟林挺行的來往關係。 

我的口供是他們做的，對於指控，我一概否認，我要求法官找呂阿立來跟我

對質，看我當時到底有沒有做那些事，法官根本不肯。你不能隨便拿沒發生的事

來誣陷我啊，法官不肯讓我們對質，是不是因為他們跟那些特務有所勾結，我並

不清楚，那時破一個案子獎金二、三十萬，8看可以買多少棟房子！當時只要幾萬

塊臺幣就可買房子。所以，我這個案子實在是特務跟法官勾結啊！那些法官都是

軍事法庭的法官，不是一般外面的法官，那些替我們辯護的辯護人也都是他們的

人，當然都幫法庭講話，實際上對我們非常不利。 

 

綠島 

 

我是第二批被送到綠島的政治犯。1951 年 7 月判決，我 24 歲。然後在 1952

年 4 月送到綠島，在軍法處待了半年多才去綠島。我被判了 12 年，在綠島大約

住了 10 年多。那時新生訓導處的處長是姚盛齋，官階少將。姚盛齋在綠島推行

「一人一信」運動，9希望新生們能在身上刺青標語，表達反共的決心，我們都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根據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」第十四條規定：「沒收匪諜之財產，得提百分之三十作告密

檢舉人之獎金，百分之三十五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，其餘解繳國庫。無財產沒收

之匪諜案件，得由該管治安機關報請行政院酌給獎金，或其他方法獎勵之。」該條例於 1991年

6月 3日經總統明令廢止。總統府第三局編，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（39年 6月 13日）〉，

《總統府公報》，第 253號（1950年 6月 17日），版 6。總統府第三局編，〈總統令〉，《總

統府公報》，第 5418號（1991年 6月 3日），頁 1。 
9 指「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」，由綠島新生受刑人中國遼寧省國大代表齊維城提議發起，受

到新生訓導處處長姚盛齋的採納而下令執行，強迫新生在身體刺上「反共抗俄」的文字，及寫

血書、蓋血印呈給總統蔣介石，以示受到參與運動感化的成果。惟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，當局

即以新生用「消極方法阻擬該處業務」為由，構陷綠島在訓再叛亂案，總計 29名新生被提起公

訴。案經保安司令部審判，陳華被判處死刑；崔乃彬等十二名則於刑期執行完畢後交付感化三

年；劉文俊等十一名，因事證不能證明，各諭知罪；楊慕容、吳樂焱、洪文瀾、許曉霞及張常

美則因罪嫌均屬不足，裁決不付軍法審判。惟判決簽呈送給蔣介石時，批示：「崔乃彬等十二

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。」故 1955年 7月 26日槍決陳華，1956年 1月 7日槍決楊慕容，1月 13

日再槍決吳聲達、張樹旺、楊俊隆、宋盛淼、許學進、崔乃彬、蔡炳紅、傅如芝、游飛、陳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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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，反對刺青。很多人因此得罪處長，後來又被送回來臺灣槍斃。 

我們在綠島待了十幾年，所以綠島可以說是我的第三故鄉，第二故鄉是現居

的淡水。我在綠島的日常生活是一天上課一天勞動，勞動要到海邊開挖礁岩，上

課就是上政治課，例如什麼「國父遺教」之類的政治教育，所以我們都戲稱我們

是綠島「政治大學」的畢業生，你看整天都在接受政治洗腦，當然裡面也有上一

些術科，像英文數學等等。 

在綠島我編在第二大隊第五中隊，我會留在這個中隊就因為我曾經是鐵工廠

的技工，有維修的技能，如果說發電機或什麼機器設備故障的話，我可以修理。

這個中隊都是一些有特殊專長的人組成，有好幾位醫生。一直等到我要回臺灣的

前兩年，才被調到第六隊。 

綠島的居民對我們都很尊重，因為我們裡面有很多醫生，大部分是臺大的，

對醫療資源缺乏的當地人來說非常重要，不管是內科、外科或婦產科。他們也知

道我們這些政治犯不同於那種地痞流氓的重刑犯，居民對我們都很崇拜跟敬重。 

 

獲釋 

 

我在 1962 年 11 月 23 日被釋放，放出來後我回到桃園故居，我媽媽已經改

嫁到瑞芳九份，阿嬤在我於綠島時過世，當時也不能通知我，過了很久才知道阿

嬤過世的消息。 

回桃園後，派出所的警員盯得很緊，一個禮拜就要拜訪好幾次，因為我們被

稱為「政治叛亂犯」，意圖顛覆政府，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，所以要嚴格的監

控，每個禮拜都要到派出所報備自己的動向。 

剛回臺灣時找工作很困難，加上自己年紀也不小，已經 35 歲了，又沒有高

等學校的資歷，所以更難找工作。因此才想說做個自由業，所以到味全公司當推

銷員賣食用品，這是我回臺後的第一份工作。後來我又到九份找媽媽，九份當時

繁華一時，有「小香港」的稱號，我的繼父在哪裡經營國術館，所以跟著他學習

藥草藥理做了一陣子。 

    【劉錦秀女士】我就是在九份那裡跟我先生結識的，也不知道這姻緣是怎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昌、高木榮、吳作樞等人，該運動總計有 14人遭到槍決。曹欽榮、林芳微等採訪整理，《流麻

溝十五號─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》（臺北：書林出版有限公司，2012年 12月），頁 104、

1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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牽的，因為他的表姊夫跟我爸爸認識，那時我已經 30 歲，他 36 歲。透過介紹認

識，在那之前我也沒去過九份。我媽媽說這種政治犯不是一般的犯人，所以結婚

沒有關係。我跟他結婚後他出去上班，後來到基隆六堵工業區上班，我們婚後在

九份住了十五年。後來他覺得太沒自由，又跑去開計程車。跟我先生結婚後，憲

兵三不五時都會來拜訪，不過我們倒是沒被遭到太嚴重的干擾，但就是會來關心

我先生的行蹤。因為跑計程車實在太辛苦，在親友的建議下，又想改行開遊覽車，

帶觀光團跑車。可是這麼一來，卻引起特務的關注，憲兵去旅行社調查，說這個

人曾經因為政治案件入獄。旅行社知道我先生曾是個「紅帽子」，當然不敢再用，

所以又回頭開計程車開到退休。我家裡有三個小孩，兩個女兒一個兒子，當時就

想說開車開到小孩都成人可以賺錢了，再退休。我都跟小孩說，你們認真讀書或

做生意就好，不要管政治，政治太黑暗了，所以他們對這些事就比較沒興趣。我

兩個女兒都是讀法律，兒子則是唸土木。人生遇到這種事其實很無奈，我先生實

在是無辜，就憨憨傻傻地被牽連。 

 


